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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

深厚眼袋的韩大哥，缓缓推着刘老头的

遗体去往医院太平间。每一个步子，他都走

得很沉，仿佛腿肚子里灌满了铅。

刘老头身子瘦削，遗体上盖着白色床

单。那天下午 4 点，韩大哥给刘老头洗了一

个在人世间最后的澡，用一张白色帕子轻轻

擦拭他瘦如干柴的身子。

刘老头患的是晚期肺癌。他爱抽烟，生

前最后的一支烟，也是韩大哥点燃的。那天

刘老头刚输完液，他无力地挥动着满是针眼

的手臂，气息奄奄地给韩大哥示意，他想再

抽一支烟。韩大哥去隔壁病房一个熟人那

里找来一支烟，给刘老头点燃。刘老头干瘪

的嘴唇吧嗒着烟，抽上一口，喘息一口。韩

大哥用棉签蘸了水，敷在他干涩发乌的嘴唇

上。刘老头实在是没力气抽完那支烟了。

半支烟衔在他嘴上，成为他在人世间的最后

姿势。韩大哥取下这半支烟，烟蒂上的火光

早已熄灭。

今年 58岁的韩大哥是从乡下来的护工，

而今他做这个职业已 11 个年头了。刘老头

是他在医院永别的第 17 个病人。刘老头的

一个儿子在广州，一个女儿在天津，老伴儿 3

年前去世。刘老头住院后，女儿请了韩大哥

做护工，对他说：“大哥，我爸爸就拜托你了！”

韩大哥就一句话：“你放心。”

刘老头很信任韩大哥。在他最后的日子

里，他诉说了自己的家事，甚至连存款多少也

和盘托出。有天，刘老头突然老泪纵横，哽咽

着对韩大哥说，我这把年纪了还攒钱做啥啊，

我老了，有哪个儿女在身边……他要把存款

分给韩大哥一些。这话惊得韩大哥站起身不

停摆手：“使不得，使不得。”

医院里病人的家属，慕名找到韩大哥，是

因为他有力气，脾气又好。这些年来，他护理

不同的病人，总结出自己的方法。病人的药

物、吃食、心事、性格，他都摸得清清楚楚。

有的病人脾气暴躁，稍不如意，就对护工

乱发一通脾气。有次，一个肝癌病人，哼哼着

起身，突然操起一个没吃完的饭盒朝韩大哥

劈头盖脸扔去，让他满身都是饭粒汤水。韩

大哥也没生气，默默去卫生间换了衣服，把身

上洗干净。过后，他去病床前轻轻握住那个

病人的手安慰：“莫急哈，莫急，有啥事吩咐我

一声就是。”

这些病人通常在一阵发泄过后，感觉

到自己态度不好，总在事后抓住韩大哥的

手，或大哭，或道歉，或悔恨，或口中碎碎念诉

说心事。韩大哥从没往心里去，常挂在他嘴

上的一句话是：“他们是病人，我咋跟他们

计较呐。”

那些被韩大哥精心护理的病人，也得到

了来自他的临终关怀，比如洗最后一次澡，剪

最后一次指甲，理最后一次发。他们感受到

的人世间最后一丝温情，来自韩大哥。

我认识韩大哥，是因为我爸爸 78岁那年

初夏生了一场大病，我们请他做了护工。爸

爸对韩大哥很满意，他居然这样说：“比我儿

子还要好哦。”

爸爸出院后，韩大哥来过几次我们家，还

背来乡下老家种的新米和蔬菜瓜果。有一

次，他吭哧吭哧抱来一个滚圆的老南瓜，说是

回老家在草丛里意外发现的。

我也去过离城 60 多公里的韩大哥老家

几次。他带着我在山沟里转悠，我在黑压压

的森林里深呼吸，回城后好几天，感觉肺腑里

还袅绕着那林中温润的气息。

前年秋天，爸爸从那家医院的 11楼 37号

床启程，远行去了。韩大哥闻讯，赶来给爸爸

送行，也是他推着爸爸的遗体下了楼。我紧

紧抱住韩大哥，全身颤抖，想在他的胸腔里吮

取一点力量，在这世间坚定地走下去。

护 工 韩 大 哥

田秀明

汪曾祺有一篇散文写道：“夏天的早晨真

舒服。空气很凉爽，草上还挂着露水（蜘蛛网

上也挂着露水），写大字一张，读古文一篇。

夏天的早晨真舒服。”这样水灵灵的文字，如

果不是在乡下，不是在乡下的夏天，断断读不

出酣畅淋漓的感觉。

乡下有夏天，城里也有夏天。夏天，对

于城里人来说，大概只是一个匆匆来又匆匆

去的过客。任凭骄阳似火，暑气熏蒸，居于

空调房内，也是凉爽如春。乡下的夏天，却

是最热闹的夏天，最真实的夏天。当第一声

蝉鸣将夏天叫醒的时候，我仿佛又回到了小

时候。

小时候，我一直生活在里下河水乡的一

个小村庄上。夏天是乡下的孩子闹得最欢、

玩得最疯的时候，眼睛一睁就不见了踪影，

成天光着膀子、赤着双脚，不晒得脸上冒油、

身上乌黑，脏得像泥猴子一样，根本不知道

着家。我们一长串的笑声，在炎炎烈日下蒸

腾着。

夏天的太阳，一出来就是那么的咄咄逼

人。蝉躲在树上，声嘶力竭地鸣叫着。乡下

的孩子都是捕蝉的高手。很小的时候，我跟

着大一些的孩子去粘蝉。一根长长的竹竿，

竿头上粘着嚼得黏黏的面筋，循声发现树间

的蝉，轻轻往上一凑，蝉便粘在了面筋上，吱

哇乱叫，粘多了，我们也能分到两只。年龄稍

大些，我也开始学着套蝉，竿头上绑一只洗衣

粉的袋子，伸到蝉的后面，轻轻一罩，蝉就落

进了袋子里，扑腾着，嘶鸣着。

乡下的孩子，夏天总是离不开水。日头

向西，水乡的码头上喧闹得像鸭子出了栏一

样。会水的一个猛子扎到河心，踩着水翻起

菱盘，摘下几个菱角享用着。不会水地趴在

码头边，双脚拍打着，搅得一汪清水如泥浆般

浑浊。岸上站着的大人聊着天，眼睛却离不

开水，生怕自家玩水的孩子少了一个两个，不

时地还要喊上两声。

夜幕沉沉，明月高悬，闷热的暑气却丝毫

未减。门前的空地上，搭起了一张张凉床，大

人们摇着蒲扇，拉着家常，兴起时有人会唱上

几声老戏，说上一段评书。我们仰躺在凉床

上，数着天上的星星。不时有流星从天际划

过，引来我们的惊呼。萤火虫也来凑热闹，一

闪一闪地飞来飞去，撩拨得我们跳下凉床，手

里举着蒲扇，追赶着萤火虫的亮光，在夜色里

蹦着跳着。

我已经有好多年不在乡下过夏天了。每

年到了夏天，我都会想起小时候的日子。那

些记忆里快乐的影子，在我的脑海间愈来愈

清晰起来。或者我会在下一个夏天，回到乡

下，再过一个快乐的夏天，一个真正的夏天。

乡 下 的 夏 天

􀃊􀁑􀁘􀃊􀁑􀁘

闲 人 的 烦 恼

近日，在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克陶奥依塔克冰川森林公园景区入口，奥依塔
克河横穿丹霞地貌，五彩斑斓，犹如水粉画。

陈先林 摄/视觉中国
阳光下的奥依塔克河

伯劳的家园

图为一只伯劳在拉萨市城关区一处庭院
树枝上为幼鸟“警戒”。

盛夏，西藏拉萨市区公园和许多庭院里绿
树成荫，成了伯劳等鸟儿活动的家园。拉萨市
近年来实施“环境立市”战略，开展以单位和小
区为重点的“绿源工程”，使拉萨成为绿色宜居
的生态城市。 新华社记者 张汝锋 摄

徽州臭鳜鱼

你在屋后种下三株苹果树

有一株会属于我

开花结果，再自然不过

那天风未停，雨未停

你追赶着我的脚步

如同这些年的记忆在身后

冬夜，你同那株苹果树一起

入梦，沉默且甜蜜

皱纹长在了我的脸庞

苹果
方寸

音乐空灵、悠扬

大妈缓缓起步

手抱太极 脚踩八卦

我看呆了

她的穿戴、气质、发型

真像我的老娘

娘 84岁坎年无疾而终

有人说她到了天上

在天上养花

和在地上一样神采飞扬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

她将子弹藏在棉裤里

从县城运出交给八路军

因此在 18岁入了党

她在党 65年

一直在基层妇联战线上

她说，官大官小

目标就一个

老百姓为上

她说到做到

谁家有个大事小情

都愿找她商量

她让我们从小做一个

诚实勇敢的人

I6岁，她把我送到部队

接受淬火 锻炼成钢

我没辜负娘的希望

我可以对她大声说

儿子前进的步伐没有走样

娘走了

我再也见不到她慈祥的容光

庆幸有这个视频

什么时候想她了

拿手机瞧一瞧

就像见到了亲娘

我的老娘
杨春英

雨凡

“又见炊烟升起，暮色罩大地。想问阵阵炊

烟，你要去哪里 ......”每次听到邓丽君演唱的这

首歌曲，我心中都倍感亲切。随着悠扬的歌声，

我的思绪被拉回到那有炊烟的家乡。

“一点炊烟竹里村，人家深闭雨中门。”一缕

炊烟，就是一户人家。炊烟，像家家户户的坐

标，记录着乡村的恬淡生活。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烟囱上先

后飘起的或白或青的炊烟，由浓及淡，随风而

散。晨如残梦，午如轻纱，夕如幻画。村庄、

树影、田野、庄稼、农舍都被笼罩在其中，那

一片朦胧景象把村庄描绘成了一幅淡雅的

水墨画。

“渡头馀落日，墟里上孤烟。”劳作的人们逐

烟而归，是久远的习惯。炊烟释放着今天可以

休息了的信号，但记忆里更多的还是灌满大街

小巷的呼唤：“回家吃饭啦！”孩子们一个个玩得

灰头土脸，蹦蹦跳跳，从小村的角角落落里钻出

来。也有调皮的不肯回家，往往逃脱不了被扭

着耳朵的命运。小孩子哭着，闹着，特别委屈，

就是还没有玩够嘛！

我家的炊烟，伴随着鸟儿清脆的叫声，从燃

烧的柴火中升起。母亲系着围裙，舀水淘米做

饭。灶膛里噼噼啪啪的火苗熊熊燃烧，照得母

亲脸庞通红。袅袅炊烟，顺着烟囱缕缕升起，慢

慢飘散。中午，母亲下地回来，顾不上歇息，又

一头钻进厨房，晚上亦如此。待吃完饭洗净碗

筷，已是月上柳梢头。但母亲还是闲不住，不是

缝补衣裳，就是打扫房屋。

母亲将自家菜园中的各色蔬菜，烹煮为

家人的一日三餐。草木的清香味和食物的香

气在屋中氤氲，温暖着简陋的老屋，升起生活

的希望，也熏旧了母亲的容颜。炊烟，一头连

着锅碗瓢盆和油盐酱醋，一头连着母亲劳碌

的身影。

小时候，细粮少、粗粮多，肚里缺少荤腥，

吃得挺饱，但一会儿就饿了。这时，我们就盼

望着自家屋顶上的炊烟早点升起。当看到那

一缕缕炊烟，我们的胃和心情便一起欢畅起

来。炊烟不仅是一种风景，更是我们对一顿饭

的眷恋。

母亲在灶台上做饭的时候，我们最希望父

亲帮她烧火。因为父亲烧火时，准有好东西给

我们吃。父亲总会将洋芋埋进灶窿里，将玉米

穿在竹棍上放灶口，将那刚从地里刨来的花生

放在火锹上……待这些东西烤熟，从炉灶中取

出来趁热送到我们手中时，我们激动地赶紧接

过来，鼓起小嘴使劲吹着，从左手倒到右手，又

从右手倒到左手，等到稍微凉点，就迫不及待地

吃起来。那希冀，那馋样，那焦香味，浸润了我

的整个童年。

炊烟最盛的时候是年前，父亲把备好的硬

柴搬出来，架锅炒年货、打豆腐、杀年猪…… 母

亲围着灶台忙得不亦乐乎，父亲坐在灶口添柴，

我们围在灶边，不时把做熟的东西往嘴里塞。

满膛灶火，映红全家人的笑脸。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家乡外出的人渐渐

多了，小村人烟变得稀少。随着社会发展，微

波炉、煤气灶、电饭煲、电磁炉等走进家家户

户。炊烟已经与我们渐行渐远，逐渐成为模

糊的记忆。

炊烟，成了多少游子心头的念想，想起它，思乡

就有了形状、颜色和温度，有了路标、方向和归宿。

阮文生

一小块臭鳜鱼，在我嘴里热闹了。好比阿庆嫂、刁德一

上场过了，嗓音一变，又来了胡传魁。一个喉咙里三个角色，

够味道。

我盯住盘子，这鱼不过七八两，身子里隐藏着金辉，上面

还粘着绿蒜苗红辣椒。鱼骨露出来，像一把梳子。我咬碎一

块骨头。是的，会烧臭鳜鱼的店家都有这一套，大味道藏在

骨头里。景德镇瓷器配上徽州臭鳜鱼，为这一口，跋山涉水

的心都有了！

在徽州，吃臭鳜鱼容易，天都国际、徽玲珑、披云食府等

大小饭店都有。各有各的做法，绝活不少。这回我是在徽商

故里吃的臭鳜鱼。这家饭店在全国都有连锁，川流不息的食

客在此找寻着美味佳肴。瓷盘的底部有几个孔，烛火在照

着，臭鳜鱼的味道稳定在里面，非常亮堂地端上来。

饭店厨间的动静大。铁器在响，火焰在响，厨师们在为

臭鳜鱼忙着。两个专烧臭鳜鱼的师傅，别的菜一点不染指。

大师傅们说起臭鳜鱼来，头头是道。据说太平湖里有个叫清

溪的地方自古盛产鳜鱼，那些鳜鱼穿游在石壁山崖，吃惯了

小鱼小虾，嘴巴背脊尾部都是硬骨头，是不好惹的水里一霸，

捕捉多靠勇汉徒手搏斗。这样的食材，才能做出上好的臭鳜

鱼来。

徽商故里有个研发部。一层鳜鱼一层盐，再用石头压

上，木桶里的古法，在研发部的招式里。牌子竖了起来，食材

产地、新鲜度、菜肴的形态等等，也都有了自己的程式。锅里

在烧，笔在边上记，大师傅会守着锅，听咕噜咕噜的响声，然

后跟着感觉来定夺，不排除“剑走偏锋”。

现在的臭鳜鱼，不都是重口味的。下江人喜甜，上江人

喜辣，有时也需要搞一点融合。众口难调，味道是个硬道

理。来点加法减法，还得有自己的妙法。

徽州炉火里的金辉永远定格在臭鳜鱼上。徽菜里的这

朵奇葩，已从徽州走向了天涯。

刘翠琴

得 承 认 这 个 假 期 我 有 大 把 的 闲 暇 时

光，但奇怪的是，越清闲越慵懒，啥事也不

想做。

本 来 打 算 利 用 假 期 看 书 、写 作 、旅 游

的 ，结 果 ，近 一 个 月 过 去 了 ，只 看 了 两 本

书，改了几篇旧作，投稿出去只发出一篇，

至 于 旅 游 的 计 划 ，完 败 在 炎 热 的 天 气 面

前。那我都干了些啥？洗衣做饭搞卫生，

早出晚归上班时也没耽误这些家务活，怎

么放假了天天尽忙乎这些了？有时，打开

电 脑 想 把 之 前 拟 的 一 些 题 目 找 一 个 出 来

写一写，可却找不到当初想写的初衷了。

更糟糕的是，搜寻自己所投文稿的发表情

况，如果遍寻不着，沮丧得立即关机，严重

怀 疑 自 己 的 能 力 。 如 果 发 现 自 己 的 文 稿

登于某报或收到稿费，欣喜之余又觉得自

己俗不可耐：竟然因为区区的几文碎银而

或喜或悲。

一日，送汇款单的邮局人员好奇地问：

“只有 40 元钱，是什么钱？”我开心地答：“稿

费。”“噢，是手工利（辛苦费）。”对呀，就是

一点辛苦费。可这一点辛苦费还真不是好

拿的。熬灯费油不说，还伤脑细胞、颈椎、眼

睛，更伤自信心。纸媒萎缩，有时间写作的

人大量涌现，如我籍籍无名之辈，想要文章

登上某报某刊，不仅看文字，还要看运气。

有时自觉得意的文字投稿出去却石沉大海，

有时，某编辑已经发图片说某篇文稿拟发在

第几期，却迟迟没有下文，忐忑不安地相问，

却被告知其刊物已停，是否属实，无从追

问。道声感谢，从此江湖不见，以后投稿就

绕过他家，避免再次尴尬。

小区里的老人们要么三五成群聚在一

起东拉西扯，要么一大早就寻人打牌，有时

觉得他们真的是在消磨生命，有时又非常

羡慕他们的无欲无求，问自己，为什么不能

像他们一样活得轻松一些？

牙疼已有两日，坐立难安，服药也不见

效，身体总是以疼痛的方式提醒你某个部

位的存在。身体如此，心理也是如此。想

牙 疼 还 是 因 为 自 己 内 心 不 清 净 ，上 火 所

致。与退休半年的一同事闲聊，听其言退

休不仅钱少了许多，而且极不适应突然闲

下来的无聊。闻后，觉得牙疼更甚。

一 日 ，看 某 文 章 中 说“ 闲 ”字 原 写 为

“閒”，意为关上大门消磨岁月，于是顿悟：

自 己 的 苦 恼 是 因 为 内 心 不 想 闲 。 人 生 实

苦，总要想法子哄自己开心。而我最喜欢

的事情就是用文字记录生活和心绪，每当

我写字时，内心是闲适安逸的。尽管有时

会因“卡壳”而烦恼，有时会因没能发表而

烦恼，但那也是甜蜜的烦恼吧。

家乡的炊烟


